
“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在世界上是叫得响的，展现了四千多年前的文明成果，为中华文明多

元一体、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等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文物保护修复是一项长

期任务，要加大国家支持力度，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发扬严谨细致的工匠精神，一件一件来，久久

为功，做出更大成绩。” ——习近平总书记在三星堆博物馆新馆考察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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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原，广汉鸭子河畔，一座庞
大而恢宏的建筑拔地而起，朝向遗址方
向“深深凝望”，这就是象征着“古蜀之
眼”的三星堆博物馆新馆。

有趣的是，新馆融入沉浸式考古方
舱场景，反映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发掘工
作。在这一场景的背面，一块巨大的屏

幕将几代考古工作者的影像展示其中，
向来自全世界观众介绍着稀世珍宝背
后的人们。其中，陈德安带着微笑的脸
庞就出现在屏幕上。

20世纪80年代初，陈德安来到广
汉鸭子河畔的三星堆遗址，1987年成为
首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
址工作站站长。1986年，他主持了三星
堆一、二号祭祀坑的发掘工作，让沉睡
数千年的三星堆醒来，并将余生与三星
堆紧紧联系在一起。即使现在退休了，
他的心还是在三星堆上。陈德安不仅
见证了三星堆文化的频频“出圈”，还欣
喜地看到了考古事业后继有人。

将时光倒回到今年6月之前，在三星
堆博物馆旧馆还未正式闭馆时，在络绎不
绝的人潮中，还能捕捉到陈德安的身影。
从青年时偶然与考古结缘，他的一生几乎
都奉献给了考古工作，又与三星堆相遇，
将一颗心都系在三星堆的发掘与研究
上。所以，在有空闲的日子，他时常会来

到三星堆博物馆，细细凝望展柜中的文
物。而在新馆正式开放前，他也多次来
到馆中，为新馆的展陈提出建议。

“我这几年，都特别高兴。”陈德安
说，从2019年四川省印发《古蜀文明保
护传承工程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古蜀文
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
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实证，并且首次把
古蜀文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增加四川
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写进了方案；再到
2021年3月，三星堆新一轮的考古发掘，
公布了6座祭祀坑的新成果；再到当下，
面积达5万余平方米的三星堆博物馆新
馆问世，别具匠心的场馆吸引着世界的
目光……身处其中，自然难掩欣喜。

“可以说，我把一辈子的心血都放在
三星堆，其中大部分精力是放在如何把
遗址保护好的问题上。通过三星堆遗址
新一轮勘探发掘，随着6个祭祀坑考古成
果出土，不仅是发掘条件成熟，更是推动
了整个三星堆遗址的保护。”陈德安看

到，三星堆遗址的发掘重启，不仅引来万
众瞩目，更让大众对三星堆这颗古蜀瑰
宝的关注度居高不下。更重要的是，三
星堆考古的接力，仍在不断延续。

“这一生当中，如果做一件事情，无
论前期受到多少肯定，没有人去延续的
话，也会被逐渐淹没。但现在我们的考
古事业不仅后继有人，而且干得这么辉
煌。现在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又如此惊
艳地出现在世人面前。看到年轻人做出
的成果，我是非常高兴和激动的。”

今年的春节和“五一”假期，陈德安
看着不少观众冒着烈日排队进馆，满头
大汗却难掩脸上的兴奋和开心。他惊
讶于大众对于三星堆文化的关心和好
奇，同时又觉得无比欣慰和喜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
实习生徐正阳

陈德安

“总书记非常和蔼可亲，他走到实
验室考古区现场的时候，感兴趣的地方
非常多，询问的问题也非常专业。”7月
26日下午，在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与
修复馆，习近平走进文保修复工作区，
仔细察看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流程细节
和最新技术，同现场工作人员亲切交
流。作为博物馆馆长，雷雨陪同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在实验室考
古区介绍了目前工作的进度和重点。

雷雨回忆道，当唐飞院长介绍如何
运用实验室考古区中三维扫描、3D数
字虚拟复原、AI技术等先进仪器设备，
来研究祭祀坑中器物的组合关系时。

“总书记听到这里就问我们，原来AI还
能有助于研判器物的组合关系。我当
时非常吃惊，因为‘组合关系’这个词是
考古人常用的专业术语，一般人是不知
道的。我认为总书记对我们的考古专
业是非常了解的。”雷雨说。

7月27日，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新馆
开始试运行。来自最新一批发掘的六

个祭祀坑中的文物，已经在新馆中与观
众见面。除了“上新”的器物，新馆中另
外一些展陈也引起了观众的注意，比如
能够检测出来自3000多年前丝绸痕迹
的丝素蛋白快速检测试剂盒，通过三维
扫描和3D打印进行研究性复原的青铜
重器，利用裸眼立体新媒体技术还原的
考古方舱等，这些都体现了三星堆遗址
考古发掘中的多学科研究与科技的力
量。这是中国大型考古发掘研究的新
模式，也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
派考古学的生动实例。

如今，三星堆祭祀坑的现场发掘工
作已经告一段落，但是文物的清理和研
究工作还在继续。在三星堆博物馆修
复馆的实验室考古区中，考古工作人员
把五号、六号祭祀坑通过整体套箱切
割，正在这里进行精细化发掘。7月29
日，雷雨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的采访时说，尤其是在五号祭祀坑
的发掘中，正是借助了先进的仪器，才
能够获取很多肉眼无法看到的信息。

三星堆五号祭祀坑只有约3平方米
左右，是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中面积最
小的一个。但是这里埋藏的器物并不
少，惊艳世界的残缺黄金面具、三星堆
遗址目前唯一的鸟形金饰都出土于
此。除此之外，五号祭祀坑还发现了大
量的金箔片、玉珠、玛瑙珠等。雷雨介
绍，考古工作人员通过三维扫描、3D虚
拟数字复原以及AI技术，对祭祀坑里器
物的组合关系进行了研究。

雷雨介绍，经过研究发现，五号祭
祀坑的金箔片当中，相当一部分的排列
和分布是有规律的，散乱的玉珠、玛瑙，
原本或为串珠。因此考古人员初步判

断，这些金箔片和串珠，可能曾是衣物
上的装饰。

这是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过程中，
借助科技手段得出结论的典型案例之
一。也正是在这一轮对祭祀坑的发掘
中，三星堆遗址率先在四号祭祀坑中检
测到了蚕丝蛋白的存在。随后，三号祭
祀坑、六号祭祀坑、八号祭祀坑中也发
现了丝绸残留物或能够佐证丝绸残留
物存在的丝蛋白信号存在，证明了3000
多年前的三星堆人已开始使用丝绸。
值得一提的是，也正是在这一轮的考古
研究工作中，借助高科技手段，同样在
1986年发掘的二号祭祀坑中，检测到了
丝织品矿化物残留。

“与这个传统考古发掘相比，在实
验室考古区我们大量采用了先进的设
备和技术，也是希望借助这些技术手
段，作出更好的判断。”雷雨说。

目前，实验室考古区的主要工作仍
旧是对两个祭祀坑的精细化清理。考
古工作人员可以在现代技术的帮助下，
对五号、六号祭祀坑进行更加精细的清
理，而不用过多考虑长时间暴露在空气
中对文物造成的影响。

目前，考古人员仍旧在对五号、六
号祭祀坑的文物进行清理。“一些修复
量比较小的器物通过清理和修复后已
经在新馆开始展陈，但是大部分的器物
还处在初步的清理和信息采集阶段。”
雷雨说，在未来实验室考古区的工作
中，还会不定期地邀请专家举行论证
会，用更加科学、完善的手段和方法，进
行文物的清理工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可欣出土于五号祭祀坑的金鸟形饰。

雷雨

裸眼3D还原考古“方舱”。

三星堆博物馆馆长雷雨：

科技考古，捕获肉眼无法看到的文物信息

对话陈德安：一生探秘三星堆


